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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回  呼將伯和尚鳴冤　慕共姜女郎矢志

　　翌晨鐘鳴八下，便有一個人來找尋晰子。那時晰子正在樓上，聽來人一口寧波話，粗聲大氣的問汪先生在家麼，知道是商團會

裡的朋友徐德權，即忙開了樓窗答話道：「德權兄請客堂內坐，我馬上便來。」德權連稱別忙，一面跨進客堂，背著雙手，默念他

往常讀慣的那副墨拓朱夫子治家格言中堂立軸，念到三姑六婆，實淫盜之媒；婢美妾嬌，非閨房之福，晰子已下來了。德權見了

他，兜頭作了個大揖道：「汪老夫子神機妙算，果然令人欽佩，即使諸葛孔明重生，也得自歎弗及。」晰子道：「莫非那話兒著了

麼？」德權道：「非但著了，而且還有比這個更利害的把柄呢。」晰子笑道：「那更妙極了，不知是哪一件把柄？」　　德權道：

「那人的臥房背後，不是有一間空房，你說他雙門緊閉，必有蹊蹺，我也疑心這一著，因此買通了鄰近一戶人家的小子，令他偷著

去探看，果然不出你我所料，你道他回來說些什麼？」晰子道：「莫非裡面藏著違禁物品麼？」德權道：「比違禁物品還要鄭重，

而且是兩個活貨。」晰子道：「那就難猜了。」德權笑道：「難猜什麼，房內並無別物，卻是兩個婦人。」晰子聽說，不覺直跳起

來道：「果然藏著婦人麼？」德權微笑道：「你莫性急，這兩個婦人非別，一個七十餘歲，一個四十餘歲，乃是他們所僱用那個長

工的母親和妻子呢。」晰子嘔氣道：「你怎的今兒清早趕來作弄我，那些話也值得吞吞吐吐，嘮叨半天的嗎？」

　　德權笑道：「你別鬧，若是沒有關係的話兒，莫說你不願意，便是我也不願意說呢。那邊昨兒忽然來了一個尼姑，說是來望長

工母親的，夜間也宿在那裡，聽說還要住幾天才去呢。這事雖與前途沒甚關係，我們卻可當他一件大大的把柄。兼之他還犯著那話

兒，我們的目的，還怕不能達到嗎！」晰子拊掌道：「果然是絕好的機會，只恐那姑子走了，反為不美。事不宜遲，你們可曾佈置

齊備了沒有？」德權道：「我們早預備下了，只等你去警察局中接洽好了，便可依法行事。」晰子道：「我立刻便去，你們儘管依

計而行便了。」

　　德權聽說，辭了晰子，自去辦他的正事。晰子也換好了衣服，去拜見一個朋友。列位，方才他二人說了一大篇話，都是沒頭沒

腦，令人無從捉摸，莫說看官們納悶，便是做書的也莫名其妙，只可丟過一邊。再說城內某處，有一所寺院，乃是龍華寺的分院，

院中也有一個住持，還有兩名客師，一名香伙。這寺院雖只小小三間平屋，然而坐落地段，卻在四通八達的鬧市上，左右有幾處店

房，乃是廟產。因此廟中僧眾，並不靠著替人家做佛事，拜經懺，打齋飯度日。便是每月收下的房租，除開銷之外，還有些盈餘。

那位住持和尚，也不喜歡興什麼糧船會，大佛懺，去哄一班善男信女的錢財，因此成年的沒人上他廟中去燒香拜佛，所以那兩扇山

門，也是十天中有九天緊閉的。不知者不道廟中和尚愛清靜，故而閉門在內參禪打坐，其實裡面並不清靜，卻鎮日的牌聲括耳。這

也難怪他們。常言道：靜極則思動。和尚雖說是佛子，卻並不是佛家的真正骨血，怎能夠一塵不染，萬慮皆空。而且這廟中僧眾，

即不唸經，又不拜懺，閒著沒事，只可抹牌消遣。後來有幾位施主，見廟中很為清靜，的係賭錢的好地方，也便合了三朋四友，前

去叉麻雀，抹骨牌，把一所天台寺，險些兒變作聚賭場了。那住持的印月和尚，因有頭錢到手，也落得由他們去大賭特賭。好在關

防嚴密，外間並不走漏風聲，毫無外人知道。那年革命軍起義，有幾處寺院，或被團體中人占去，作了事務所。或被學堂中人占

去，作了校所。那時一班廟主，都著了忙，紛紛運動保全之策。這天台寺的印月住持，也不免略起恐慌，經不起一班賭客，你言我

語，都叫他不必害怕。有的說民政總長是我的母舅。有的說滬軍都督是我的外甥。還有一位叫陸佑之的道：「倘若有人占了你這廟

去，我出錢照樣蓋還你一所，還怕什麼。」

　　印月見抱腰人多，果然放心無慮。他廟中本有一所空房，那香伙因妻小住在鄉間，開銷很大，意欲接到廟中同住，印月起初不

許，後來一想，現在自己所穿衣服，都是發給人家浣洗的，洗來很不清潔，有時還被他們偷去當了，而且鞋襪破了，也要自己動手

補。那班縫窮的，都是粗針大線，做來十分難看。若有女人在此，必能處處隨意，我既不要她們的房飯錢，料想縫補衣服一事，也

可叨她們的光了。打定主意，便對香伙說知，香伙喜不勝言，因即告假回去，接了他那位七十餘歲的老母和四十餘歲的妻子到廟住

下。印月恐他們出入礙眼，所以叫他們無事時不准亂跑，常把門兒閉著。這天合該有事，鄉間有座送子庵，那當家的姑子名喚佛

心，與香伙的老母，乃是舊鄰，多天不見，心裡記掛得什麼似的，特地奔到上海來望望這位老太。雖然浦東與浦西只有一水之隔，

然而他們倆見了面，好似他鄉遇故知一般，不知那裡來的這許多說話，直講到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還沒有住，這夜佛心便宿在她

們婆媳房中。次日印月與佛心覿面，打了一個問訊。印月見佛心年紀尚輕，眉目也生得清秀，那一顆蒼蠅打滑遢的光頭上，還不曾

烙有香洞，不覺靈機一動，少不得用幾句佛經中的趣語去逗她。佛心也似解非解的回答了幾句。不多時陸佑之同著一個姓吳的朋友

來了，佛心並不迴避。佑之見她是個少年尼姑，便唱著思凡下山的調兒，與她胡鬧。佛心本是個半路出家的尼姑，少時很有些閱

歷，見佑之調侃於她，並不害羞，卻從旁指摘他的錯處。佑之知這姑子利害，想難一難她。因道：「我們叉麻雀三缺一，你可願意

搭一腳麼？」佛心道：「搭一腳便搭一腳，難道怕了你們不成！」

　　佑之大喜，令印月也搭一腳，印月假意推辭，嬲不過吳、陸二人苦苦相勸，只得允了。四個人扳風起位。佑之拿的是東風，坐

在原處。印月板了南風，調在佑之下首。姓吳的西風，坐在佑之對面。佛心北風，與印月對坐。接著擲骰子，由佛心起莊。三男一

女，興高采烈的抹起牌來。兩圈未畢，忽聽得後門外有人用一枚銅元輕輕的叩了三下，這是自己人的暗號，那香伙即忙開了門，忽

見外面站著七八個大漢，一例的黃色號衣，見門開了，不問情由，頓時一擁而進，裡面抹牌的人，都不曾留意，兀自低頭叉著麻

雀，那班人見了，齊聲吆喝說：「拿住，這和尚聚賭抽頭，容留婦女，藏匿尼姑，有玷佛地，還當了得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早有

兩個人一躍上前，輕舒猿臂，將印月、佛心一對光頭，牢牢揪住，佑之與那姓吳的朋友見勢頭不好，也顧不得台上的銀錢鈔票，拔

腳便走。眾人並不攔阻，讓他們出後門逃走。此時可把佛心、印月二人嚇得面如土色，不知犯了什麼大罪，要這班商團大人，親來

捉拿。又見佑之等人也跑得無影無蹤，益覺勢孤害怕。幸得那班人來勢雖猛，舉動卻還文明，不比平常捉賭的兵警，見了桌上的

錢，便亂搶亂奪，他們卻秋毫無犯。為首一人，操著寧波土白，粗聲大氣的道：「你們把桌上的賭具銀錢，好生看守，不可亂了本

來位置。這賊禿千萬不可讓他跑了。我此時前去報警，你們緊守門戶，休得縱令閒雜人等進出。裡面還有兩個婦女，倘若出來時，

也須扣住」

　　眾人都道理會得。那人便走了出去。不一會，引著一個佩刀的警長，和兩名警察進來。看那人好不忙碌，告訴警長說：「和尚

坐在這裡，尼姑坐他對面。這邊是在家人坐的，那邊也是個在家人，那兩個在家人都跑了，遺下的銀幾鈔票，都在桌上。和尚、尼

姑卻被我們當場獲住」那警長聽了，點頭微笑，又對印月、佛心二人看了一眼。這警長本是南省人，此時因做了警長，覺得操著土

白，很不好聽，因此打起三不像的官話，問印月道：「你這和尚，究竟什麼回事，同著尼姑打牌，可對咱說個明白，少停好重重辦

你。」印月聽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上下牙齒，只顧打戰，休想回得出半句話來。還是佛心略為鎮定，也打著蘇州官話回說：「不瞞

警察老爺動問，我們是到這時來探望親戚的，便是打牌，也是方才跑了的那兩位施主的意思，與這位大師並不相干。」警長喝道：

「胡說！大約你們和尚、尼姑已成了親咧，故而如此迴護。」

　　眾人聽了，都覺得好笑。那時香伙母親妻子，聽得外面熱鬧，也趕來觀看，被警長一眼看見，大聲道：「原來廟裡還藏著婦女

呢，那更了不得咧。」說著，命手下的警察將這兩名婦人帶了，與和尚尼姑一同看管。然後隨著引導的那人，入內搜出許多婦女應

用的梳頭傢伙等件，連同賭具，一併帶回警區，由區長略詢一過，立即繕具公文，略謂境內天台寺住持僧印月，品行不端，素有聚

賭抽頭，容留婦女住宿情事，經區長訪問確實，今晨飭令長警，會同某會會員，前往查拿，適見僧人印月與女尼佛心，偕在逃之二

人，同桌聚賭，當將該僧尼印月、佛心拿獲，又在內室抄獲婦人某氏某氏二口，及婦人用具若干，連同賭具一副，鈔票現洋若干

元，銅元銀角若干枚到區，由區長親詢，該僧印月供認聚賭抽頭，私留婦女等情不諱，合將僧人印月、女尼佛心、婦人某氏四名，



及器具若干，賭具一副，鈔票現洋若干元，銅元銀角若干枚，解呈廳長，伏乞俯賜察核云云。這一張公文上，已把印月的名罪坐得

確確實實。

　　當下區長又派了四名警察，持文將印月等一干人眾，連同抄出各物，一併押解警察總廳。在看守所過了一宿，次日即由警務長

親自升座研詢。印月雖然竭力辯白，經不得鐵證昭昭，無可遁飾。廟中容留婦女，已失了體統。兼之聚賭抽頭，且與女尼同桌聚

賭，更屬違背清規，玷污佛地。因判女尼佛心，發堂擇配。某某二氏，著家屬領回管束。僧人印月，尚無淫穢實據，著令還俗，從

寬免辦。廟產發封充公完案。印月遵判出來，好生懊惱。暗想還俗雖然是件快事，然而自己的廟產，以時價估算，足值六千金以

外，白白被他充公，未免心不甘服。無奈是當官判斷的，萬萬不能違背。好在陸佑之當日曾親許我，說廟產若被人占去，他可以照

樣蓋還我一所，目下雖然是發封充公，在我一方面看來，也與被強佔無異，料他有言在先，決不能翻悔。況且叫佛心同桌聚賭，也

是他的主意，我若沒有這件事，也不致發封廟宇，我在堂上並不把他名字攀出，也算對得他住的了。他若蓋還我廟宇便罷，否則一

定和他拚命，至少也須敲他幾千銀子出來，做還俗後成家資本，即使鬧出事來，他也未必沒有罪名。而且他是個要名譽的，決不肯

張揚開去。想罷主意，便去找尋佑之。佑之自廟中逃出後，驚得連發兩次寒熱，今日略略好些，聞得天台寺已被警局發封，不知印

月在堂上可曾將他名字供出。正在擔驚受怕，忽見印月來了，還疑心是帶領警察來拿他的，嚇得回身朝裡飛跑，口中高喊陸佑之不

在家呢。印月見他這般模樣，不覺暗暗好笑，忙道：「施主何必驚慌，小僧已放出來咧。」

　　佑之聽了，還不相信，回頭見果然只有印月一人，並無警察同來，方才放心。重複回到外面，問印月怎樣出來的？印月便將警

廳判斷之辭，約略說了一遍。佑之也不免歎慰了幾句，卻並不提及蓋還廟宇之事。印月暗道：莫非他耍賴嗎？但我焉能輕易饒他。

因道：「當日曾蒙施主發願，小廟若有被占等情，施主代為集資蓋造，目今果然應了施主之言，還求施主鼎力，或者向警局索回廟

產，小僧感激不盡，也是施主的無量功德。」

　　佑之聽說，呆了一呆道：「話雖有的，然而我卻並未在佛前發什麼願心。而且我當時講這句話兒時的意思，不過說是若被商團

或是學堂中人占去，我便蓋還你一所。目下你自己違犯清規，致被官廳發封，與被佔有別，怎能責成我那句話兒呢。若說去向警局

索回廟產，莫說我一個陸佑之，沒有這般勢力，便是十個陸佑之，也是萬萬辦不到的。」

　　印月冷笑：「施主推得好乾淨。別的不必談他，你說小僧自己違犯清規，小僧卻萬萬不能承認。我們廟中，在先本無賭博之

事，僧人們偶而下棋抹牌，也是僧人們自己消遣。那日施主枉顧小廟，說小廟地方清淨，宜於竹戲，接著便邀幾個朋友來碰了一天

麻雀。後來習以為常，也是施主開的端。小僧因施主是體面紳士，而且在外間很有勢力，出家人怎能與在家人相抗，所以委曲從

命。即如昨日佛心女尼，她來探望香伙的老母，立時便要去的，你偏要嬲她叉什麼麻雀，以致被他們當場撞破，當作一個大大題

目，才有發封廟產的口實，究之都是你施主種的禍，臨了都拋在我一人身上。然而我自己卻並不抱怨施主，所以公堂之上，件件都

由我一人承當，毫不攀及施主。也因施主是上等人物，名譽為重，我輕輕一言，便是施主終身之玷。但施主也須想想，我自認與攀

供的輕重，我自認了，在施主一方面便有這許多益處。我若攀供了，在小僧一方面，也未必沒有利益的呢。第一件，聚賭一事，與

小僧並無關係，小僧不過借給地方。然而廟宇是公地，做僧人的決不能禁人不用。這一層上，我豈非毫無罪名的麼！第二層，調戲

女尼，原是施主起的意，吳先生和的調，小僧並未妄贊一辭。即使說我也曾在場，算我是個從犯，然而施主乃是首犯，首犯若辦有

期待刑，從犯也不過罰錢了事，何致封閉廟產，這都是我顧全施主之過。目今施主既翻悔前言，我也別無他法，好在此時判決書還

沒有下，我少不得重入公門一次，把真情實跡，和盤托出，那時或有索回廟產之望，不過施主卻不能置身事外，然而也因施主逼人

太甚，小僧出於萬萬不得已，才有這一著，料想施主也不致抱怨小僧魯莽的。」說到這裡便起身要走。佑之著了慌，一把將印月拖

住道：「大師休得動怒，有話盡可好好商量，何必如此性急呢。」

　　印月正色道：「施主不可誤我的正事，我此去務必趕在判決書未下之先，才有效力。倘若去得遲了，判決書一下，木已成舟，

可不糟了麼！」說著假意推去佑之的手。佑之賠笑道：「大師真的動起火來了，我方才的話，原是和你鬧著玩的，你若當真去了，

將來兩敗俱傷，反為不美。你且坐下，我與你細細推敲，想一個善後之策。」印月才氣吼吼的坐下。佑之道：「方才你說索回廟

產，這件事料想無望，可以不談。若說要我蓋還你一所廟宇，第一我沒有這般力量，第二你已當官判令還俗，豈能再做和尚。我有

一個朋友，姓包名德深，前曾留學日本，學習法律，畢業回國，還帶有一張文憑，有人說他是買來的，但我看他法律很熟，大約有

些門徑。聽說他已擇了個黃道吉日，掛出大律師招牌，替人出庭辦理訟案，我也曾著人送去一份賀禮，不過他還沒有請過開市酒罷

咧。你這件事，我想還是請教他去，若能平反固妙，否則廟產充了公，那廟內的菩薩羅漢佛像傢伙物件，也須設法弄他出來，變幾

個錢兒，才是道理。將來無論事情能否平反，那律師費，都由我一人擔承便了。」

　　印月聽了，覺得不能再挺下來，暗想平反二字、原是句好看話兒罷了，若能將菩薩搬得出來，那三尊大佛，肚子裡都有金髒，

還可值幾個錢兒，料想賣菩薩的錢，決無他人可以來向我們和尚分潤的。況且律師費有他擔承，我也落得打他一場官司，勝了固

妙，否則也可死心踏地。想罷，便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：「此事全仗施主大力，小僧無不聽命。」

　　當下佑之便與印月同去會包德深大律師。這包德深大律師的事務所，便在縣知事公署附近。他年紀約有三十開外，嘴唇皮上略

略有幾根短髭，身上穿一套黑呢外國衣服，卻是在後馬路舊貨店買的。腳上那雙外國皮鞋，也是在印度定造的。他因新掛招牌，未

曾減價，故此生意冷淡。包律師很覺得閒散，正坐在交椅上看報，聽得有人叩門，慌忙回到寫字檯前，把一冊在日本抄來的講議攤

開，手拿一本新刑律，假意翻看，裝得十分忙碌。見來者乃是陸佑之，還同著一個和尚，即便丟了新刑律，讓他二人坐下，招呼小

使泡上茶。自己又向佑之謝了那日的賀儀，然後問他兩人有何見教。佑之便把印月廟中的事，大略告訴包律師。包律師正襟危坐聽

著，聽他說完了，便舉起右手，在新留的鬍子上捻了一捻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這件事也是印月大師的洪福，恰巧投到我手裡，若換了

第二三個，那就變作東瓜撞木鍾了。這件事的曲折細情，無一不在我肚內。不是我說一句放肆的話，我只消揀他虛心處重重下一番

攻擊，定可操必勝之權，前途的腳力原是不小的。我只消問你一句話，他們來的時候，可不是有商團在場麼？」印月道：「果然有

的。」

　　包律師笑道：「如何？我告訴了你罷，今兒這麼一來，還是你的運氣呢。這件事要在光復時發生，那可有些尷尬了。你道這廟

產是警局為了你聚賭發封的麼？須知聚賭抽頭，在新刑律上，不過是四等有期徒刑，一百元以下之罰金而已，豈有充公產業之理。

此中有人弄鬼，已是不問可知的了。其實也因貴廟地段，坐落太熱鬧之故，倘使在鄉間鎮上，我可以包你決計沒有這件事的。只因

某商團見貴廟地位適宜，交通便利，意欲占作事務所，因光復時亂哄哄的當兒，不曾下手，此時司法衙門已經成立，未便強佔，正

苦著沒擺佈處，後來打聽得你們廟中聚賭抽頭，便想借這個名目下手，又苦無充分證據。恰巧那天有個女尼，在你廟中過宿，他們

趁此機會，托人向警局接洽好了，然後將你們拿住，送入警局。可憐你吃的是單面頭官司，而且有憑有據，怎不發封廟產充公

呢！」佑之接口道：「照你這般說，某商團豈不是白高興了麼？廟既充公，他們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　　包律師道：「佑之兄說出笑話來了。商團乃是地方上公益團體，原可撥用公產的，他們等你這裡的事略略冷了一冷，便可進一

張稟，說本團會員眾多，事務所狹窄，不敷應用，查某處發封某廟，地位容積，與本團頗為相宜，特行具稟，請將該廟撥歸本團應

用，實叨公誼云云。這張稟詞上去，十有九允，那時可不是堂堂皇皇的入了他們掌握之中嗎！」佑之、印月二人聽了，如夢初覺，

當下印月便問包律師可有挽回之法否？包律師笑道：「挽回之法盡多，我只消揀一件輕而易舉的，已足夠他們受用了。他們辦這件

事，雖然稱得完密，然而界限不明，便是大大一個失著。你的事不是由警局判斷的嗎？」印月道：「正是。」

　　包律師笑道：「那就是我們第一層入手辦法了。可知警局的範圍，只能警察地方上的事。講到判斷一層，乃是司法衙門的責

任，他今越俎代謀，我們便可藉口。而且司法衙門也最忌這種事，一定幫著我們反對警局的。但你已在警局承認聚賭抽頭，私留婦

女，因此萬萬不能出面。最妙另外串出一人，算是廟中真正住持，說你本是守廟的和尚，並非住持，去到地方審檢廳進一張不服判



決的呈子，最要緊的是說明警局侵越司法權限，使他們觸目驚心，竭力爭這個權字，我們便可收漁翁之利。」佑之等聽了，不覺五

體投地，連稱妙極。印月道：「我們這廟，原是龍華寺的分院，即以龍華寺方丈出面便了。」包律師道：「那更好了。」因命印月

將龍華寺方丈名字抄出，教他隔三日來聽回音。

　　佑之、印月去後，包律師便挖空心思，做了一張呈子，送進地方審檢廳去，果然藥方對症。這時候司法衙門初立，地方上事

情，往往被警局侵越權限，攔去自由判決。因此廳長推事等，正閒得十分沒趣，接到包律師代表龍華寺方丈的一張呈子，不覺打動

他們的心事，頓時行文警局，將天台寺全案人證解廳覆核。警局中人，料不到有此一著。當時案中人都已四散，只得將證物移送到

廳。廳長十分震怒，一面與警局交涉，一面將案情略為研究，只一堂便把廟產發回龍華寺方丈管理，警局前判取消。這一下子，佑

之、印月等人，自然歡喜，警局卻大失面子，暗裡頭還有許多人心中懊喪。

　　那汪晰子也露著一面孔不快的神氣，外間眾人，還道他為著女婿病重，所以如此擔憂，並不疑心他出了別樣岔子。原來志敏那

夜腹痛之後，次日病勢益覺沉重，雖然吃了幾塊午時茶，無奈這藥是不出錢的，故毫無效驗。裘氏好不著急，私下也曾請了個醫

生，替志敏診了一次，據說是寒食滯積，沒甚妨礙，只消吃幾劑藥發散發散，便能好的，裘氏才放下了一腔心事，親自上街撮了兩

劑藥，偷偷掩掩的煎給志敏吃了，誰知仍同泥牛入海，影響俱無，眼看志敏病勢有增無減，面容消瘦，飲食不進。自己丈夫又成日

的不在家裡，看他忙忙碌碌，與光復時運動做科長的時候，一般模樣，每夜挨到半夜三更才回來。一到家便睡，從沒問過志敏的病

狀。裘氏知道他的脾氣，一味的刮皮，並沒別樣主意，因此也不同他說起。自己再把那醫生請來復診，卻並沒別樣說話，仍照樣的

開了一張藥方，將藥味略略加重了些，對裘氏道：「這藥並不在一劑上見功，最妙吃他一二十劑，那時定有效力。」

　　裘氏半信半疑，煎給志敏吃了兩劑，果然沒甚功效。到第三天上，志敏忽然腹瀉不止，裘氏才著了忙。那日恰值晰子並不出

外，獨自一個躲在書房內，口中銜著一桿三尺餘長約旱煙袋，雙眉緊皺的坐著，呆呆出神，口中噴出那股煙氣，氤氤氳氳，把他一

顆頭顱，好似罩在雲霧中一般。他見裘氏進來，不知記著了什麼，忽地打了個冷戰，顫巍巍的問道：「你來則甚？」

　　裘氏便把志敏腹瀉等情，告訴晰子。晰子因這幾天為著一件事，把頭腦鬧昏了，已忘卻志敏有病，聽裘氏道及，方才想起，不

覺自說了聲荒唐，即忙奔到志敏房內，見他面黃肌瘦，精神委頓，不由的大吃一驚，暗道：不好，志敏這孩子非同小可。我目下在

外間做的市面，都靠著他那五萬金的款子。他如有三長兩短，他們家屬，一定向我追取這筆錢，那時如何擺佈。想到這裡，深悔那

夜酒喝得太多了，糊裡糊塗，惜著小費，沒替他請個醫生。又怪裘氏不早些提醒他。可憐裘氏一肚子委曲，沒處申訴。晰子此時沒

奈何，只得忍痛化了二元請封，請了個有名郎中，到家替志敏醫治。那大夫伸出三指，在志敏左手寸關上略按一按，又教他吐出舌

苔看過，一語不發，回到客堂中坐下，晰子早已端整著墨盤，預備他開方用藥。那醫生問晰子病者是否少君？晰子回說是小婿。大

夫點了點頭，卻並不動筆。晰子不便催促，只得遞給他一支水煙袋，見他慢慢的吸了幾筒，仍不開口，未免心頭納悶，因道：「請

問先生，小婿的病勢，有無大礙？」

　　醫生沉吟了一會道：「據兄弟看來，令坦此病，頗為危險，若能早幾天招呼兄弟來，或者尚可挽回，到這時候，只恐……」說
著把頭搖了幾搖，又不言語了。晰子驚道：「難道不治了麼？」大夫道：「那也未必見得，不過兄弟能力薄弱，很覺有些為難罷

了。」晰子聽說，嚇得冷汗直流，忙問究竟是何病症？大夫道：「此病初發，本是傷寒，後來不知哪一位先生，用藥太粗心了些，

以致變成漏底，所以十分危險。」晰子道：「在先我並未請醫，也沒給他吃什麼別樣藥，只吃得幾塊午時茶，少知是不是在這午時

茶上吃壞的？」醫生道：「若說午時茶一物，決不致吃壞，或者症候自變，亦未可知。兄弟此時，姑且妄擬一張藥方，吃下去倘仍

腹痛不止，還望另請高明為妙。」

　　晰子唯唯應命，待他開好藥方，即刻命人撮來，煎給志敏吃了，囑他好好安睡，替他蓋了三床棉被取汗。這夜晰子夫婦，都不

曾合眼，在志敏床前陪伴。誰知志敏服藥之後，仍瀉了十餘次。晰子益發著急，次日又請一個名醫到家，診後並不開方，搖搖頭走

了。晰子夫婦，急得似熱鍋上螞蟻一般，團團轉的沒了主意。此時只苦壞了他女兒如玉。她與志敏雖未成婚，然而姻緣簿上，有了

名字，自有一種說不出的恩愛。況且如玉小姐，正當十五芳齡，荳蔻梢頭，已含春色。她見志敏姿容俊俏，性格溫柔，而且心地聰

明，處處招群絕倫，自己暗暗歡喜。面子上雖然裝作引避嫌疑的樣兒，背地裡卻偷寒送暖，已非一次。

　　這天志敏病倒，她比母親更為著急，心中巴不得一時三刻，請醫生來替他診治。無如母親懼怕父親見責，要等晰子回家，才敢

延醫調理。自己又是女孩兒家，未便插口。及至晰子回家，一開口便不許請醫生，如玉在旁聽了，心中好似油煎般難受。幾次三番

要勸父親看破些，又素知父親是個要錢不要命的人兒，勸他未必肯聽，而且自己與志敏究竟還未成親，嫌疑二字，不可不講。倘使

貿然的出了口，將來被人傳揚開去，豈非終身話柄，因此強制芳心，竭力忍耐，險些把滿口銀牙，都咬碎了。次日她母親請個醫生

來，替志敏診了一下，說病勢無礙，如玉才略略寬心。這天雖然照常赴校上課，卻滿肚的記掛家裡，無心讀書。下學回來，見志敏

病勢並未減輕，急得她坐立不寧，暗地裡不知流了多少眼淚，足足的一夜不得好睡。天才發白，一谷碌起身，在鏡中照見自己兩隻

眼胞，紅腫得似胡桃一般，不覺又羞又急，暗想若照這樣的到學堂中去，准被促狹的小姊妹們恥笑。倘使不進校去，又恐父母見

疑。想來想去，想出一條主意，把一副大熱天氣用的黑色玻璃眼鏡戴上，有人問及，推說眼痛，這一來果然混過了眾人眼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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